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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丁画”，是后来人们给
我同丁聪先生合作的所有作品
的一个总称。它包括了《绘图双
百喻》《诗话画》《杂咏》《古呆轶
事》《准花鸟虫鱼》《京都新竹枝》

《脸谱闲钩》《长话短说》等长短系
列，二十年间，总计大约七八十
万字，七八百幅图。一位前辈画
家同一个晚辈合作这么长的时
间，为我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字画
了那么多图，恐怕是前无古人。
所以萧乾老人有一次认真地问
我：你同丁聪合作那么久，吵过
嘴吗？我说：没有。他似乎有点不
相信：“一次也没有？”我认真地回
答：“一次也没有。”萧先生轻轻地
摇摇头，说：“真是不容易。”后来，
萧乾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有人问他在二十世纪最后
二十年，中国文学有什么特殊的
贡献，他一定会把丁、陈合作的
这些作品列入其中。

其实，在我，同丁先生不曾
吵架，是很自然的。丁先生是前
辈。一位前辈画家，一诺千金，二
十年从未中断。甚至每当他要到
外地时，总先给我打电话，告诉
我，有急稿赶紧送来，我要出去
几天。到回京，又打电话来说，已
经回来了，有稿子可以送来了。
走前“告假”，回来“报到”，“纪律
性”极强。有时我因编务繁杂，该
交稿时还没送去，他又会打电话
提醒：“稿子要送来了。”若是我稿
子送得晚，离发稿只剩两三天，
只能向丁先生抱歉，而丁先生总
是慢腾腾一句话：“勿要紧，总归
画得出来格。”有这一句话，我就
定心了。同这样的前辈合作，其
乐何如！哪里还会吵架呢。当然，
心灵相通也是合作愉快的基础。
无论“百喻”还是“诗话画”，我所
批判的、嘲笑的人和事，丁先生
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所以文
和图，总是相得益彰。有一年，开

“两会”，《瞭望》准备刊发一篇报
道，批评那些“瞒和骗”的风气，不
说实话，不报实情。为了突出这
个报道，请丁先生为报道作一漫
画，题目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
级一级往上骗……”丁先生很快
就画好，我们觉得很好，不但作
了配图，还做了封面。起初，也有
朋友担心是否过于尖锐，何况在

“两会”期间，《瞭望》又是上会的
刊物。但是我们觉得说实话、报
实情、办实事，对于国家太重要
了。大着胆子上了封面。果然，效
果大好，代表、委员都很赞赏。

黄永厚是黄永玉先生的二
弟，相差四岁，也是一位著名的
画家。他们老黄家的人都很有个
性。认识黄先生出于偶然，是一
位朋友邀我一同去探访的。他从
安徽到北京，住在紫竹桥的中国
画研究院。看他的画，很有个性。
同他交谈，人如其画，个性彰显。
他说到高兴处，就会畅怀大笑。
说到他的画，他会突然来了兴
致：“怎么样，来一张！”话音未落，
已起身铺纸、提笔，画将起来。

同他的合作，从《聊斋索图》
始。是他先画了几幅从《聊斋》中
找出的画题，叫《聊斋索图》。我从
他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或
同、或异，有时还唱唱对台戏。后
来，他又画了竹林七贤图，每图
都有一段题跋。我觉得他的竹林
七贤图，自出手眼，很有启发，但
是图上的题跋毕竟字数有限，不
易为人理解，便自作主张，为每
幅图作了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
字，寄给黄先生看了，他非常高
兴，于是，就在《瞭望》上刊载。因
为画了竹林七贤，我就想接着再
谈《世说新语》，黄先生一口允诺
为每篇作图，我当然喜出望外。
后来结集为《魏晋风度》。又后来，
湖南《书屋》约稿，我问黄先生是
否有意一起来谈谈《儒林外史》，
于是又有了后来在《书屋》连续
刊登的《错读儒林》。

到了 2006 年，丁聪先生患
病，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不能不
中断。起先，因为读者有一两期
看不到这个专栏，便来函询问

《读书》：是不是陈、丁二位遇到了
麻烦？编者怕引起误解，问我是
否可以请另一位画家继续。我一
直希望丁先生能够康复，不想在
尚有希望的时候，更换合作者。
后来，当我把文化艺术出版社出
版的一套“陈文丁画”送给丁先
生看时，丁先生说：“这个画家画
得蛮好。”丁太太逗他说：“那你就
向他学习吧。”丁先生摇摇头说：

“不行了，年纪大了。”见他对自己
的画也认不出了，我很伤感，知

道恢复无望。于是，便征求黄先
生的意见，是否愿意把这个专栏
接下来。黄先生同我的合作也已
二十年，相互了解，便笑道：你当
初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跑了第
一棒，现在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
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说
归说，黄先生依旧爽快地答应
了。“诗话画”的专栏，在停了两期
后又继续了。只是“丁画”改成了

“黄画”，文的风格未变，图的风格
则由丁聪先生的工笔写真，换为
黄永厚先生的彩墨写意了。同黄
先生合作的文图，后来结集为

《忽然想到》。这样，我和黄先生合
作的图文，已出版的计有《聊斋
索图》《错读儒林》《魏晋风度》《忽
然想到》等四种。

中国的书籍，自来有左图右
史的传统。但大多是插图，我同
丁、黄二位画家的合作，则是文
图相生、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
这样的组合，必须作文者与作图
者心意相通、配合默契。我能在
数十年写作过程中，有幸同两位
前辈长期合作，这样的机缘，恐
怕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要得，一是要能“遇”，这大概
还不难，因为这样的“遇”是可求
的。二是“遇”而能够“意”通，这就
比较难了，因为对问题的看法，
尤其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
乃至思想学术问题的看法，很难
强求“意”通，若是难“通”，合作便
有“隔”，不易契合。不能契合，便
有“间”。有“隔”有“间”，虽能偶尔
合作，终难长久。还有第三，就是
要有“备”。要同前辈契合，就要靠
你自己的实力。合作，总要旗鼓大
致相当才成。第四，要有合作的风
度与态度。譬如包容，譬如接近，
譬如吸收，譬如融汇，譬如谦逊，
譬如铭感。尤其是晚辈与前辈合
作，更要多一些谦卑，少一些傲
气，而前辈对晚辈，就会多一些尊
重，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原谅。

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的两
位长期合作的前辈，都具有这些
美好的品性。那么我自己如何
呢？我想，即或我有毛病，至少也
还在二位前辈可以容忍的范围
之内吧。

（摘选自《文汇读书周报》，标
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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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作家王方晨创作研讨会召开，对一个
30 年来创作了 600 多万字的作家而言，这自然是一
件大事。会上，除了探讨王方晨的作品本身，“文学鲁
军”成为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热词。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提到了一个作家创作的
体量问题。在他看来，文学鲁军的创作数量并不多，
像王方晨这样有 600 多万字作品问世的作家更是少
之又少。“山东这边除了张炜之外，在量的方面确实
是没有太大的，有的是属于中等的量，大部分量比较
少。”施战军说，张炜创作数量大属于正常范围，毕竟
多数文豪级别的作家在晚年走进书房、图书馆的时
候，都会发现一大排书甚至一架书都是他自己写的。
施战军由此思考，文学鲁军不太重视数量是否和山
东人的性格有关。“做学问的时候，老师不断告诉你
十年磨一剑，坐冷板凳。”施战军说，有的作家产量很
小，是因为他确实写不出来了，对创作有一种自我恐
惧，但多数作家是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提升写作水
平的。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很多年前曾对作家做过
一次分类：流星型作家和恒星型作家。这些年，他见
多了闪光一下子，但很快坠入无边黑暗的作家，前些
年曾红极一时的卫慧等，便在前一类。不过，要想成
为后一类作家，更是艰难。“文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
别看王方晨写了 600 万字，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无
聊、很寂寞的。”王干说，一个好的作家，大多数时候
是在黑暗当中自己跟自己较劲。这让笔者想起了刚
刚去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这位陕西籍作家 40 多岁
的时候立志要写一本死后垫棺作枕的书，之后他将
妻儿长辈安置在城里，独自来到乡下的祖屋，拿着一
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开始动笔写《白鹿原》。其间
的辛酸苦楚，自不待言。《白鹿原》责编何启治回忆过
陈忠实创作的一些细节：陈忠实在位于西安灞桥的
老屋里，潜心写作，饮食极其简单，吃的是妻子每周
一次送来的馍，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走到屋外，用收音
机听听秦腔，喝点西凤酒，4 年之后，他写成《白鹿
原》，把书稿给编辑的时候涌在嘴边未说的一句话
是：“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
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
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
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
固有的信任程度。对于想了
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大
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
济学研究方向。

《舞男》
严歌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舞场里的一个舞
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
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女白领
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
殊、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在
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演绎了
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
情感大戏。

《奇迹》
[日]是枝裕和 中村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爸爸妈妈离婚后分居两
地，哥哥与妈妈生活，弟弟和
爸爸住在一起。哥哥听说两
辆列车的交会就像流星，对
着这个瞬间许愿就会发生奇
迹！于是，他怀抱着一家四口
重新团聚的愿望，和弟弟一
起克服各种困难，踏上了见
证奇迹的冒险之旅。

《雪人》
[挪威]尤·奈斯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警探哈利在调查一位年
轻妈妈失踪案件时，发现受
害人院子里有一个神秘的雪
人，它脖子上还围着这家孩
子送给妈妈做圣诞礼物的粉
红色围巾。由此，哈利挖出了
一系列有着相同情况的陈年
旧案，一个总爱在落下第一
场雪时作案的连环杀人犯浮
出了水面。

《妈妈走的那一年》
[美]威廉·麦克斯韦尔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在八岁小男孩邦尼心中，
母亲伊丽莎白就是他的宇宙
中心；而他腿有残疾但性格倔
强的哥哥罗伯特觉得，自己应
该承担起保护母亲的责任。流
行病肆虐，孩子们的父亲詹姆
斯蓦然发现妻子才是整个家
庭的基石，没有她的日子完全
无法想象……

《故宫的隐秘角落》
祝勇 著
中信出版社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祝勇带读者走进普通游
客根本无法进入的未开放区
域：武英殿、昭仁殿、寿安宫、
文渊阁、倦勤斋等，讲述这些
隐秘角落背后不为人知的故
事。

《血缘的历史：1996 年之前的
张晓刚》
吕澍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不仅是记述一个
艺术家的私密故事，更是对
一代人历史命运的书写。张
晓刚曾经穷困潦倒，如今功
成名就，了解了他的“前卫”和
独立姿态，才能明白他的作
品何以能卖得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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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孩子选的古诗首次面世

《毛主席为青少年选的阅读诗词》一
书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它包含了
毛泽东主席为青少年挑选的中国古代诗
歌、民歌、童谣等 292 首，时间跨度从先秦
直到晚唐。这一诗歌选目系首次公开，由
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长女叶燕提供。

据叶燕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她和小伙
伴们进入小学读书，毛主席希望孩子们继
续学习和背诵古诗词，并给了他们一些“老
式铅字打字机打出来的古诗稿”——— 竖排、
蓝色的字，是将两张薄纸夹着一张复写纸，
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对折后可以装订成“小
书”。“我记得当时给李敏、李讷姐俩儿各一
份，我和妹妹各一份，其余还有几份，是否
还送给什么人，它们是否被保留了下来，我
就不清楚了。”这本古诗稿经历过“文革”的
风雨，返还抄家物品时被归还了主人，终于
得以保存下来。

阿城作品首次结集出版

2016 年初，阿城作品首次结集为《阿
城文集》出版，全集共七册，既包括阿城的

“三王”代表作，也有阿城散落在各处的散
文杂文，范围涉及写作、电影、音乐、绘画、
收藏、摄影、文坛掌故等诸多方面，是目前
收录阿城作品最全的版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城的《棋王、树
王、孩子王》横空出世，不仅大陆，包括港
澳台等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
地区，都感受到了一种“惊涛拍岸”的力
量。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说，阿城当时达
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

【读书会】 【动态】


	A14-PDF 版面

